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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利護衞經簡介 |

護
衞經的功德──彌陵王（King Milinda）說：「龍軍尊者（Venerable Nàgasena），這也是世尊所說的：『不是在天空中，不是在海洋中，不是在最偏遠的山洞裏，也不是在這廣闊的整個世界裏，可以找到逃脫死亡之陷阱的地方。」但是，世尊又教導護衛經，即《吉祥經》（Maïgala Sutta）、《寶經》（Ratana Sutta）與《應行慈愛經》（Karaõãya Mett( Sutta）。龍軍尊者，若人不能在天空中、海洋中、山洞裏或廣闊的整個世界裏的任何地方逃脫死亡，那麼保護經便是無用的。但若人能夠透過念誦保護經逃脫死亡，那麼我所引用的偈頌是錯的。這也是自相矛盾的問題，比死結更難解。現在向您提出這個問題，您必須解開它。」
「陛下，世尊誦過你引用的偈頌，也教過諸保護經，但這只是給與那些壽元未盡、足壽、自製以避免業障的人。沒有任何儀式或方法能夠延長壽元已盡者的性命。陛下，即使用一千罐的水來灌溉一棵已經乾枯、死亡、無水份、無生命的樹，該樹都永遠不能夠再次充滿活力、發芽及長葉子。同樣地，沒有儀式或方法、沒有藥物及保護經能夠延長壽元已盡者的性命。陛下，對這種人來說，世間的一切藥物都無用。然而，對於那些壽元未盡、足壽、自製以避免業障的人來說，保護經是一項保護與助力。便是為了這種用途，世尊教導保護經。陛下，就像穀物成熟、可以收割時，農夫會保護它，不讓水流進田裏；但穀物還嫩、黑得像雲、充滿生命力時，他會用水來灌溉它，使它成長。同樣地，陛下，對於壽元已盡者，且讓我們把保護經置之不理；但對於那些壽元未盡、充滿活力的人，便可念誦保護經這種藥，他們將會透過運用它而獲得利益。」
「但是，龍軍尊者，如果壽元未盡者將會活下去，壽元已盡者將會死亡，那麼，藥物與保護經都同樣無用。」「陛下，你是否見過某種病被藥物治癒？」「是的，好幾百次。」「那麼，陛下，你說藥物與保護經無用的話必定是錯的。」「龍軍尊者，我曾經見過醫師們用氣流或外敷的方法給藥，因而治癒了病。」
「陛下，念誦保護經者的聲音被聽到時，即使舌頭已幹、心跳微弱、聲音沙啞，但透過該念誦，一切病都被減輕，一切災難都離去。再者，陛下，你是否見過被蛇咬傷的人，其蛇毒透過念誦被（咬他的蛇）吸回，或被（消毒藥）清除，或在傷口的上下敷上藥膏？」「是的，到今天的世界，這是普遍的作法。」
「那麼，你說藥物與保護經無用是錯的。對一個人念誦保護經時，正要咬他的蛇將會關起嘴巴，不會咬他；眾強盜高舉起來要打他的棍棒將不會打擊他，他們將會放下棍棒，友善地對待他；發怒地沖向他的大象將會突然地停下來；沖向他的猛燒烈火將會熄滅；他吃下的劇烈毒藥將會變得無害、變成食物；想要殺他的殺手將會變成服侍他的奴隸；他踏到的陷阱不能夠捉住他。
再者，陛下，你是否聽過，有七百年獵人都無法羅網到念誦保護經的孔雀，但在牠沒有念誦的那一天，牠就中陷阱被捉到了？」「是的，我曾經聽過。這件事在全世界很有名。」「那麼，你說藥物與保護經無用是錯的……」「龍軍尊者，保護經是否能夠保護每一個人？」「只能保護一些人，不能保護其他人。」「那麼它並不是一直都有用？」「食物是否能夠維持一切人的生命？」「只是有些人，不是其他人。」「為什麼不是？」「因為有些人吃得太多，瀉肚子瀉到死了。」「所以它並不能維持一切人活命？」「它會毀壞生命有兩個原因：吃得太多與消化不良。透過毒咒，即使能夠維持生命的食物也會變成有毒。」
「同樣地，陛下，保護經只能給與一些人保護，而不能保護其他人。有三個使它失效的原因：業障、煩惱障與無信障。能夠保護眾生的保護經，因為那些眾生自己造的業而失去保護力。陛下，就像母親慈愛地滋養胎兒，細心地把他生下來。兒子出生後，她保持他清潔，不受灰塵、污垢與鼻涕污染，為他塗上最好最貴的香水；別人辱罵與打他時，她捉住他們全部，憤慨地把他們拖到該地君王面前。然而，當她的兒子頑皮，或遲歸，她便用棍、棒或手來打他。這麼做時，她是否會被人捉住、拖到君王的面前？」「不會，尊者。」「為什麼不會？」「因為是該男孩的錯。」
「同樣地，陛下，作為一種保護的保護經，是否會因為眾生本身的錯而妨害他們？」「善哉，龍軍尊者！（由於）您這眾宗師的至上者，問題已被解答，密林已被清除，黑暗已被照明，外道之網已被解開。」《彌陵王問經》
歸
依
三寶(Tisaraõagamaõa)既是歸依佛（Buddha即沒有老師指導而自己修行達到完全圓滿的覺悟者；他發現並教導四聖諦。）丶歸依法（Dhamma即佛陀所教導的真理，乃是宇宙間固有、不變、自然的法則，如:四聖諦—苦諦(苦的真理)丶集諦(苦的原因)丶滅諦(苦的息滅)丶道諦(滅苦的方法)。）丶歸依僧（Saïgha音譯有僧伽、僧團、和眾。群集之四位或四位以上的清淨比丘稱為「僧團」。過去、現在、未來全世界的所有比丘當作一個僧團，或個別的一群比丘，如：住在同一所寺院內的所有比丘。)。歸依：以佛、法、僧作為依靠；這是正式成為佛教徒的表示。
佛
隨念
 (Buddh(nussati) 是佛陀所教導四十種止禪方法的其中一種。此法門可以藉著思惟佛陀的九種功德的任何一種來修習。世尊的定義即：他是過去生善業福德果報的最吉祥擁有者；阿羅漢有五種定義即，一、由於他已經去除所有的煩惱與習氣，清淨無染，因而使自己遠離煩惱習氣，所以佛陀是受尊敬的阿羅漢；二、由於他已經用阿羅漢道的寶劍斬斷一切煩惱，所以佛陀是堪受尊敬的阿羅漢；三、由於他已經切斷及毀壞以無明和貪愛為首的緣起支，所以佛陀是堪受尊敬的阿羅漢；四、由於他具備無上的戒、定、慧功德，因此受到梵天、天神與人類最高的崇拜，所以佛陀是堪受尊敬的阿羅漢；五、即使處在無人看見的隱密處，他也不會做出任何身、口、意的惡行，所以佛陀是堪受尊敬的阿羅漢。而正等正覺的意思是他自己證悟圓滿的正覺者。要修行此法門，必須記住這些定義，並且純熟地瞭解它們，直到能夠背誦。當定力強時應在內心回憶一尊所見過、喜愛、尊敬的佛像。當能清楚地看見那尊佛像時，想像它就是真實的佛陀，並且繼續如此注視它。當定力開展、強盛時，佛陀的影像將會消失，而且心只平靜地專注於這項功德上。此法門只能達到近行定。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憶念佛陀的其他項功德，並修行此法門的五自在。
「依照此等理由而世尊為阿羅漢」……乃至「依此等理由為世尊」，（瑜伽者）像這樣的隨念佛陀之德，此時則無被貪所纏之心，無被瞋所纏之心，及無被癡所纏之心，他的心是只緣如來而正直的。因他這樣沒有了貪等所纏，故鎮伏五蓋，因向於業處，故他的心正直，而起尋伺傾於佛德；佛德的隨尋隨伺而喜生起，有喜意者由於喜的足處（近因）而輕安，不安的身心而得安息；不安的得安，則亦得生起身心二樂；有樂者以佛德為所緣而得心定（心一境性）；在這樣次第的一剎那中生起了五禪支
。因為佛德甚深或因傾向於種種佛德的隨念，故不證安止定，只得近行之禪。此禪是依於隨念佛德而生起，故稱佛隨念。
其次勤於佛隨念的比丘，尊敬於師，順從於師，得至於信廣大、念廣大、慧廣大及福廣大，並得多喜悅，克服怖畏恐懼，而安忍於苦痛，及得與師共住之想，且因他的身中常存佛德隨念，所以他的身體亦如塔廟一樣的值得供養，又因他的心向佛地，縱有關於犯罪的對象現前，而他亦能如見師而生慚愧。他雖然不通達上位（近行以上），但來世亦得善趣（投生善界）。
真實的善慧者，應對於如是有大威力的佛隨念，常作不放逸之行。
勝
利吉祥偈(Jaya Maïgala G(th()的內容乃是彙集世尊在四十五年教化眾生時，以祂無比圓滿的慈悲與智慧等波羅蜜降伏及感化那些剛烈又無明的眾生的其中八項殊勝事蹟。古德們編輯此偈的主要用意是以念誦此偈子讓心生起與增長對世尊所具有的無上慈悲與智慧之德性建立堅固不動搖的信心與敬意。若能夠常常如此地憶念及思維世尊殊勝無比的德性會使我們的內心造作強勝又有力的善業。此善業的力量能夠幫助我們去除種種的障礙與災難。
吉
祥經
 (Maïgala Sutta) ──據說在印度（Jambudãpa）有許多人慣於在城門、辯論堂各處聚會，支付金幣來聽聞各種外道的故事，例如西達（Sità）強姦案等等，每個故事都要講四個月才能講完。在這當中，有一個關於吉祥的討論如此開始：「什麼是吉祥？是看到的是吉祥？是聽到的是吉祥？還是感覺到的是吉祥？有什麼人能夠知道什麼是吉祥？」因此，當時有一個認為看到的是吉祥的人說：「我知道吉祥。看到的是這世間的吉祥，因為色相被視為最吉祥。例如：在此，有人在清晨起來，看見一隻會說話的鳥，或樹苗，或孕婦，或穿戴珠寶的孩子們，或許多盛滿供品的盤子，或新鮮紅刀魚，或駿馬，或駿馬拉的馬車，或公牛，或母牛，或棕色牛，或看見某種被視為最吉祥的這類色相。這就是所謂的可見之吉祥。」有些人接受他的說法，有些人則不接受。不接受的人與他爭論。接著，有一個認為聽到的是吉祥的人說：「各位先生，眼睛看見淨與不淨兩者、美醜兩者、可喜與不可喜兩者。如果看到的是吉祥，應該一切都是吉祥的。因此看到的不是吉祥。反之，聽到的是吉祥，因為聽到的被視為最吉祥。例如：在此，有人在清晨起來，聽到〔名字〕「增長」（Vaóóha），或『數量增長』（Vaóóhamàna），或『圓滿』（Puõõa），或『美好』（Phussa），或『善意』（Sumana），或『祥瑞』（Siri），或『祥瑞增長』（Sirivaóóha）
，或〔這樣的話〕『今天的星晨吉祥』，或『好時期』，或『好日子』，或『吉兆』，或聽到諸如此類被視為最吉祥的聲音。這就是所謂的所聞之吉祥。」同樣地，有些人接受他的說法，有些人則不接受。不接受的人與他爭論。接著，有一個認為感覺到的是吉祥的人說：「各位先生，耳朵聽到好壞兩者、可喜與不可喜兩者。如果聽到的是吉祥，應該一切都是吉祥的。因此聽到的不是吉祥。反之，感覺到的是吉祥，因為感覺到的香、味與觸被視為最吉祥。例如：在此，有人在清晨起來，嗅到蓮花香，或咀嚼上等牙枝，或摸到地、青翠的農作物、新鮮牛糞、烏龜、一籃的麻子、一朵花或一粒果實，或在塗抹細泥土，或穿上等的衣服，或戴上等的頭巾，或嗅到諸如此類被視為最吉祥的氣味，或嘗到諸如此類被視為最吉祥的味道，或觸到諸如此類被視為最吉祥的可觸之物。這就是所謂的感覺到的吉祥。」同樣地，有些人接受他的說法，有些人則不接受。在此，認為看到的是吉祥的人，無法使得認為聽到的是吉祥的人和他有相同的看法，沒有任何人能夠使得另外兩種人〔和他有相同的看法〕。因此，那些接受看到的是吉祥的人離開後說：「只有看到的是吉祥。」然而，那些接受聽到的是吉祥的人和那些接受感覺到的是吉祥的人離開後〔各自說〕：「只有聽到的是吉祥」及「只有感覺到的是吉祥。」
因此，這吉祥論在整個印度流行起來。在全印度，分成各派的人憶測吉祥：「什麼是吉祥？」人類的保護神聽到這種言論後，也同樣地憶測吉祥。接著有他們的朋友地神，聽到他們這麼討論時，眾地神也同樣地憶測吉祥。接著有眾地神的朋友天空神……四大王天的眾神……等等直到……接著有善見天（Sudassã）眾梵天神的朋友色究竟天（Akaniññha）的梵天神，聽到他們這麼討論時，眾究竟天的梵天神也分成各派地憶測吉祥。如此，對吉祥的憶測遍佈一萬個世界。遍佈之後，雖然一而再地對吉祥有各種不同的定義：「吉祥是這個！」「吉祥是這個！」但是十二年後，還是沒有〔大家同意的〕定義。除了〔世尊的〕聖弟子眾，一切的人、天神與梵天神根據「看到的」、「聽到的」與「感覺到的」分成三派，沒有任何一者能夠得到符合真實的結論地說「只有這個是吉祥」，因此關於吉祥的喧鬧聲在世間生起。
諸天與人重複地探討，但還是沒有答案，十二年後，三十三天（Tàvati§sa）的眾天神聚在一起討論：「諸位賢友，就像一家之主對於其他家人，就像村長對於村民，就像國王對於一切人民，同樣地，帝釋天王是我們的首領，即是說他依福業、統治權與智慧作為〔四大王天與三十三天〕兩層天眾神之主。所以我們應當向帝釋天王請教這件事。」他們去見帝釋天王……向帝釋天王致敬後，他們站立一旁，告訴他：「陛下，關於吉祥的問題已經出現。有些說看到的是吉祥，有些說聽到的是吉祥，有些則說感覺到的是吉祥。我們及他人都沒有結論。如果您能夠給予定論，那就好了。」雖然帝釋天王天生很有智慧，他還是問：「吉祥論是在哪里開始的？」他們回答：「陛下，我們從四大王天的眾神那邊聽來的。」四大王天的眾神則說：「我們從天空神眾那邊聽來的。」天空神眾說：「我們從眾地神那邊聽來的。」眾地神說：「我們從人類的保護神那邊聽來的。」人類的保護神說：「它是從人類那邊開始的。」接著，帝釋天王問：「正等正覺者現在住在哪里？」他們回答：「在人間，陛下。」「有人去問過世尊嗎？」「沒有，陛下。」
「各位，你們怎麼可以忘了火，卻認為放光蟲是光明？〔怎麼可以〕忘了世尊、能毫無餘漏地教導吉祥的導師，卻認為應該來問我？來，各位，讓我們去問世尊；如此我們肯定會獲得精闢的答案。」說後，他命令一位天子道：「你去問世尊。」該天子便打扮好自己，穿上適合該場合的穿著，在眾神圍繞之下，猶如極亮的閃電般來祇園精舍（Jetavana），向世尊頂禮後，他站立一旁。接著，他提出有關吉祥的問題，說出以下的偈語：「諸多天神與人類……。」這便是有關吉祥的問題的緣起。《小誦經注》
寶
經
(Ratana Sutta) ──世尊出現在世間時，毗舍離（Vesàlã）既繁榮又有許多物資。其國有七千七百零七個王，以及同樣數目的小王、將軍、監護人等等，所以說：「在那時候，毗舍離繁榮、昌盛、人口眾多、人口稠密、食物供應充足；該國有七千七百零七座皇宮、七千七百零七間樓閣、七千七百零七座公園及七千七百零七池塘。
但在另一個時候，該國由於旱災與收成不好而鬧饑荒。首先死亡的是窮人，〔他們的屍體〕被丟在外面。由於死屍的氣味，非人來到城裏。之後更多人死亡。其可厭至導致「蛇風病」（ahivàtaroga）在眾生物之間傳開來。如此，毗舍離遭受三種厄難困擾：饑荒、非人與瘟疫，因此人民晉見皇帝，說道：「大王，在這城裏出現了三種厄難。在過去七代皇帝的治下，都不曾發生這件事。現在它會發生，可能是因為陛下的皇位非法。」他們檢查整個傳承，找不到其皇位有什麼出錯。在找不到皇帝的缺陷之下，他們想：「怎樣才能消除此厄難？」有些人提議外道六師，說道：「一旦他們來到，此厄難便會即刻消除。」其他人說：「佛陀好像已出現在世間。世尊教導為眾生帶來利益的正法。他有大神力、大威力。一旦他到來，一切厄難便會即刻消除。」他們對於這個建議感到歡喜，因此他們問道：「世尊現在住在哪里？如果我們請他來，他會不會來？」其他人說：「佛陀很慈悲。他怎麼會不來？」──「現在世尊住在王舍城（Ràjagaha），頻婆娑羅王（Bimbisàra）正在服侍他。或許他不會讓世尊來。」── 「那麼，讓我們請該國王答應送世尊來。」因此他們派兩位離車族（Licchavi）的國王去見頻婆娑羅王，帶著貴重的厚禮，由一支強大的軍隊護送，〔告訴他們：〕「讓頻婆娑羅王答應你們帶世尊來這裏。」他們去見頻婆娑羅王，送上禮物，稟報發生了什麼事，說道：「大王，請派世尊去我們的城市。」與其答應，國王說道：「你們自己去問。」因此他們去見世尊，頂禮後說：「尊者，三種厄難出現在我們的城裏。如果世尊去的話，我們便會安全。」世尊〔透過神通把心〕轉向〔這件事，並且了知〕：「在毗舍離開示《寶經》時，該保護將會遍佈一萬億
個世界，而且該經結束時，八萬四千個有息生命將會徹知法。」因此他同意了。
聽到世尊答應後，頻婆娑羅王便叫人在城裏宣佈：「世尊已經答應去毗舍離。」然後他去見世尊，問道：「尊者，您是否答應去毗舍離？」「是的，大王。」「尊者，那便請等我們先把路準備好。」
因此頻婆娑羅王命人把王舍城與恒河之間五由旬路程的路給弄平，而且在每隔一由旬之處建造一個住所，然後通知世尊啟程的時刻已到。世尊便帶著五百位比丘啟程。在全程五由旬的路上，國王命人鋪上深及膝蓋的五色花，路邊插著旗幟、布條、三角旗等等。他命人在世尊的頭上舉著兩個白色華蓋，在每位比丘的頭上舉著一個白色華蓋。在隨從陪同之下，他以花、香等來禮敬世尊，邀請世尊住在每一個〔新建好的〕住所，在每一處都供養完善充足的食物。如此，他以五天的時間帶引世尊去到恒河。在該處，他命人以種種裝飾品裝飾一艘船，以及送信給毗舍離的居民：「世尊已到。把路準備好。讓所有人出來迎接世尊。」他們決定做出雙倍的禮敬，因此在把恒河與毗舍離之間三由旬的路程弄平後，他們為世尊造了四個白色華蓋，為每位比丘造了兩個白色華蓋，而且為了禮敬世尊與諸比丘，他們來到恒河〔北〕岸，站在那裏。頻婆娑羅王命人把兩艘船連接起來，在其上建座大堂，掛上花彩等等，再準備一個裝飾著種種珠寶的座位給世尊。世尊坐上該座位，五百位比丘也都上船，坐在適合自己的座位。國王走下河裏跟隨著世尊，直到河水到達他的頸項，然後說：「尊者，我將住在恒河此岸，直到世尊回來。」然後轉回去。遠至色究竟天（Akaniññha；淨居天的最高層）的眾神都在天上向世尊頂禮，乾巴拉龍王（Kambala Nàgaràja）與阿沙達拉龍王（Assatara Nàgaràja）及恒河裏的其他生物則在下面向他頂禮。
在受到如此大恭敬之下，世尊越渡了一由旬的恒河，來到毗舍離境內。為了雙倍於頻婆娑羅王地禮敬世尊，離車族的諸王來迎接世尊，直到河水到達他們的頸項。在那時候，就在那一刻，出現了一大片閃著電的烏雲，四方傾盆地下著大雨。當世尊的腳一踏上恒河岸上，「蓮花雨」即傾盆而下；然而只有那些想要濕的人才會濕，不想要濕的人則不濕。在每個地方，水淹到膝蓋、大腿、腰部乃至頸項，所有的屍體都被水沖到恒河裏，直到陸地完全清淨。
在每一由旬的距離，離車族人都邀請佛陀住宿，以及作大供養。如是，在三天裏，雙倍於頻婆娑羅王地禮敬世尊，他們帶引世尊來到毗舍離。世尊一來到毗舍離，帝釋天王便與眾神到來。由於擁有大威力的眾神降臨，多數的非人都逃跑了。世尊停在城門之處，向阿難尊者說道：「阿難，學此《寶經》，然後以缽盛水，帶著眾離車王子，在三道城牆之間繞著走地誦此經作為保護。《小誦經注》
在他（阿難尊者）誦念「無論任何……」及向上灑水時，水掉在夜叉身上。從第三首偈開始，猶如小銀球般的水滴掉在眾病患的身上。那些人的病馬上痊癒，他們站起來，從四方來到圍繞著長老。如是，一開始誦念「無論任何……」的那一刻，之前住在火堆、垃圾堆、屋頂與牆壁的眾夜叉，在被水滴到時，都慌亂地從門口逃跑了。雖然當時有三千道門，但其空間仍然不夠他們全部從門口逃跑，因此他們撞倒牆壁逃跑了。《法句經注》
應
行慈愛經
(Karaõãya Mett( Sutta) ──一時世尊住在舍衛城附近，當時雨安居已快到來。當時，許多比丘從各國到來，想要向世尊獲取業處後，便各地入雨安居，因此來見世尊。世尊如此開示適合八萬四千種不同性格的人各種禪修業處，那就是說：對於貪行者，他教導十一種不淨觀，包括有識與無識不淨觀；對於瞋行者，他教導始於慈愛的四梵住業處；對於癡行者，他教導死隨念等等；對於妄念行者，他教導安般念、地遍等等；對於信行者，他教導佛隨念等等；對於聰慧行者，他教導四界分別觀。
有〔一群〕五百位比丘，每人向世尊學習一個禪修業處後，尋找一個有村莊可作為托缽處的適當住處，最終來到某個邊遠的國度，看到屬於喜瑪拉雅山脈一部分的一座山。該山的表層閃亮得像一粒藍水晶，有青萃陰涼的樹林，地面的沙好像珍珠網或銀片，還有清澈又清涼的泉水。那些比丘在該處過了一夜，隔天早晨到來時，他們處理好身體所需後，便去不遠處的一個城鎮托缽。該鎮有一千個族，建造成大眾的住處，其居民都有信心。由於在邊遠的地方很難見到出家人，見到那些比丘時，他們都感到快樂與喜悅。在供養眾比丘食物之後，他們懇求他們留下來三個月〔渡過雨安居〕。他們建了五百個房間，配置一切所需，例如床、椅子、水壺、裝洗腳水的水盆等等。隔天那些比丘去另一個城鎮托缽，該城的居民也以同樣的方式來對待他們，懇求他們留下來過雨安居。那些比丘說如果沒有障礙的話便同意。他們回到該樹林，〔安排〕透過在夜晚的每一夜分打板，以便日夜〔保持〕精進，以及如理作意地安住，過後他們便去到樹下坐下。
眾樹神對這些有戒行的比丘們感到失望，他們從自己的宮殿下來，帶著孩子們來回地徘徊。就像村民的一排屋子被諸王與皇家眾臣霸佔，不得不離開屋子去別位住，從遠處看望，〔心想：〕「他們幾時離開？」同樣地，那些樹神從自己的宮殿下來，帶著孩子們來回地徘徊，從遠處看望，〔心想：〕「這些尊者幾時離開？」接著他們想：「入雨安居的比丘們肯定會住三個月，但我們不能帶著孩子離家住這麼久，讓我們顯示能嚇跑那些比丘的相。」如是到了夜晚，當眾比丘在執行比丘的但務時，他們變化出可怕的妖怪相，站在每一位比丘的面前，發出可怖的聲音。那些比丘見到那些相及聽到那些聲音時，心裏都感到很害怕，臉色蒼白又臘黃，無法再令心專注。當他們如此一再地遭受此怖畏的幹擾，無法令心專注時，他們失去了正念。一旦他們失去了正念，眾神便以臭氣來幹擾他們。他們的腦袋好像被臭氣窒息，頭裏裝滿壓迫感。然而，他們並沒有互相提起自己所遭遇的幹擾。
有一天，服侍僧團戒臘最高的長老的時刻來到時，他們聚在一起。長老問他們：「諸位賢友，剛來到這座樹林時，你們的膚色光潔明淨好幾天，諸根也清晰，但現在你們清瘦、蒼白又臘黃。在此有什麼不適合你們的？」有一位比丘便說：「尊者，夜晚時，我見到與聽到如此這般恐怖的相，嗅到因此這般的氣味，因此我的心不能專注。」所有其他人都同樣地告訴所發生的事。長老說：「諸位賢友，世尊說有兩種雨安居
，而且這住處不適合我們，所以讓我們去找世尊，請他告訴我們另一個適合我們的住處。」
其他比丘都同意，因此收拾好住處後，他們便帶著自己缽與袈裟不告而別，因為他們不執著那些族人。逐階地走到舍衛城，他們去見世尊。見到他們，世尊說：「諸比丘，我制了一條戒，即不可以在雨季時四處走動。為什麼你們還四處走動？」
他們告訴世尊所發生的一切。世尊〔運用神通把心〕轉向整個印度，見不到有任何地方適合作為他們的住處，甚至小至一張四隻腳椅子大小的地方也沒有。世尊便告訴他們：「諸比丘，沒有其他適合你們的住處。唯有住在那邊，你們才能夠達到漏盡。因此你們應該回去同一個住處住下來。然而，如果你們免離天神的怖畏，便學此保護經，因為這能作為你們的保護，同時也可以作為你們的禪修業處。說後便開示此經。《小誦經注》
過後那五百位比丘回去該座樹林，誦念《慈愛經》作為保護，令到那些樹神感到很歡喜，不但不再恐嚇他們，而且還服侍他們，幫他們準備水、掃地等等。那五百位比丘在不受幹擾之下，都在那次的雨安居裏證悟了阿羅漢道果。
若能熟練修習慈愛心，修習者將體驗到佛陀在《增支部Aïguttara Nikaya》所開示修行慈心禪的十一種利益：
「諸比丘，當慈心解脫被培育、開展、勤習、駕禦、奠基、建立、穩固與正確地修行時，可望得到十一種利益。那十一種利益呢？
1、 睡眠安穩；
2、 醒覺安穩；
3、 不作惡夢；
4、 為人所愛；
5、 為非人
所愛；
6、 天神守護；
7、 不被火、毒藥與武器所傷害；
8、 心易得定；
9、 相貌安詳；
10、 臨終不迷惑；
十一、若未能證得更高的成就，他將投生梵天界。」(A.v,342)
( 誦護衞經的利益 (

共
有十三種力量的來源，其護佑力由念誦佛教禱詞或護衛經所確保。這些力量是：佛、法、僧、辟支佛、父母、師長、梵天的武器、帝釋的閃電、六欲天的火、食人妖的武器、迦樓羅鳥（galoun）的振翅、龍的火光與獅子吼等。
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六欲天神（samm(，緬甸語，thama, Cf. Spiro 1967:43-46）的力量。許多緬甸人相信，當念誦佛教經文（任何與佛、法、僧有關的字詞）時，這些為佛教護法的神明，便會看顧並保佑念誦者。然而，要獲得保佑，還必須信仰三寶，神明是因三寶而提供保護，不信三寶的人便無法獲得庇佑。但光信仰三寶還不夠，想要受到保佑，必須依佛教的戒律來生活，破戒的人便無法享有庇護。
例如，若某人在偷竊或說謊時被蛇咬了，即使他對著能療癒蛇囓的佛像敬拜，諸神也不會保護他。事實上，持續犯戒的人會被某種看不見的力量所阻擋，甚至連舉行儀軌的佛塔院子都無法進入，只有道德純淨的人，才能走進這扇門。
無論如何，若是虔誠的佛教徒，六欲天會在他行佛教護佑儀式時援助他。不同的受訪者對天神之所以給予援助，提供了不同的解釋：因為行為者相信祂們；因為祂們對行為者執行儀式所得的功德作出回應；因為行為者的虔誠，藉由儀式而引起祂們的注意。無論著重那個理由，所有受訪者都同意，若行為者虔誠又有道德，神明就會義不容辭地援助—祂們「必須」去幫他。
至於護衛經，所有的比丘都相信它們的效力，同樣地，對於使其生效的機制還存在許多爭議。四分之一的比丘說，護衛經有效是因它使人充滿自信心。然而，大多數的比丘則將其效力歸於由誦經而釋出的超自然力量—佛語本身就具有力量。因此，雖然佛陀或其他有情都未介入幫助或保護，但佛陀的力量仍持續存在其言語中，而「比丘們」在儀式中念誦這些語詞時，力量便釋放了出來。然而，會如此並非只是因為佛語，也是由於佛陀親制了護衛經的儀式。如在家人一般，比丘們也強調護衛經不會自動生效，必須要先相信其效力，並依佛教的戒律而生活。
至於誦護衛經以獲得天神的幫助，則幾乎獲得所有比丘的贊同，當請求天神協助時，祂們有能力且真的會伸出援手。然而，同樣只有天神在請願者是虔誠佛教徒的情況，不道德的人是不會獲得天神協助的。
((((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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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誦百句偈，
若無義理者，
不如一法句，
聞已得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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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依文記載在《小部經(第一部》（Khuddhaka Nik(ya Vol. 1）裡。


� 佛隨念乃是以憶念佛所具有的九項德性之殊勝功德來修習止禪的一種禪修方法。這段經文記載在《幢幡經》（Dhajagga Sutta 《相應部(帝釋相應》）裡頭的其中一段經文。佛陀教誨弟子們當內心生起煩惱、恐慌、害怕以及恐懼時可由憶念佛、法、僧的功德降伏這些擾亂。


� 禪支（jhananga）即指尋、伺、喜、樂、定（心一境性）五種。


� 《吉祥經》一般上作為祝福吉祥場合之用，如在婚禮、入新宅、生日、嬰兒誕生、生意開張、過年過節等節日。吉祥經的內容涵蓋三十八項吉祥事。此經記載在（《小部經》，3－4）及（《集經》，308－9）裡。


� 這些名字都帶有「幸運」的含義。


� 佛陀宣說《寶經》的用意是為祝福跟隨著去除瘟疫、飢饉、驅魔以及其他不吉之事。寶經共有十七個偈子，首兩個偈子是佛陀給予神們的告誡，中間的十二個偈子則是佛陀讚頌佛、法、僧所具有無比的功德，而據說經文後段的三個偈子則是帝釋天王（玉皇大帝）對佛、法、僧的功德所作的敬意。在此經佛陀以各種層次解說佛、法、僧三寶的質量，並且讚歎三寶的殊勝功德乃是人間與天界沒有任何的寶物能夠比得上的。在每個讚頌三寶偈子的後段佛陀以祂所宣說的真實語祝福眾生獲得安樂。此經記載在（《小部經》， 4－7）及 （《集經》，312－5）及（《法句經注疏》，II 272）裡。


� Koñisatasahassa：koñi＝一千萬；sata＝一百；sahassa＝一千。


� 《應行慈愛經》一般上作為散發慈心給予一切眾生以及避免非人等的幹擾之用，此經記載在（《小部經》，10－12）及 （《集經》，300－1）裡。


� 中譯按：印度的雨季有四個月。佛陀制定兩種雨安居：（一）前安居，即在雨季的前三個月過雨安居；（二）後安居，即在雨季的後三個月過雨安居。


� 非人amanussa－人以外的其他眾生；通常指：天神、阿修羅、餓鬼、夜叉等。（P-E Dict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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